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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我可以一直坐在 这里注视着他，一连几个小时，直到烛光摇曳着渐渐暗淡下去。跳跃闪烁

的火苗勾勒出他方正有力的下颚，使得他那比最纯净的炭还要黝黑的眼睛更加明亮，仿佛从心

底最深处燃烧出来。他的面容的半边隐没在阴影中，朦胧昏暗，不可辩识，另外半边则被烛光

照亮，生动而鲜活。烛光照耀着他 颧骨 的 棱角 ， 反射 在他光 滑 的 头皮上 面， 显 得更加鲜明。他

穿 着一 件藏蓝色圆高领衫 ， 驼色斜纹棉布裤 。 任何 时 候 他 看上 去 都是令人神魂颠倒 的着 迷 不 已

， 特别是现 在，他 衣冠济楚 ， 稍稍喷了点古龙水 ， 只 有 我 一个 人 可 以欣赏 到这 样 的他， 我们 正

在他的 住所 一 起吃晚餐 ，只有我 们两 个。这 是 一个 非同寻常 的 日子 ， 你看 ， 我们 正在 庆祝我们

的 周年纪念日 ，而 后 …  

“我准 备了 一 件礼物给你 。 ”我 们坐 在他的 沙发上 ，在烛光下 闲适 的 啜饮 着 开胃酒 。他没有 象

以 往习惯 的那 样给 自己 倒上 一 杯威士忌 ，而 是 慢慢 的 吮 着一 杯橙汁 。   

“真的？ ”他抬起 头 ， 表情 几 乎 是 羞怯 的 惊喜 。   

“是的。它不怎么 贵重 。 我 不 太懂 得， 嗯 ， 你 知道 的，不 太懂 那 些浪漫 的 东西 …嗨 ， 我 真 的不
擅长 这个。 ”我自嘲的笑笑，他微笑的冲我 摇摇 头 ， 当 我 掏 出那个小 包 ， 突然间感 到 自己真 是

好傻 ，这 已 经 不 是 第 一 次 我 产 生 转身逃走 的 念头了 。   

以前我从来没有 经历过 象 这 样 的 关系 ， 让 我 感受 到 安全 ，被 人 爱 着的 关系 。有的时 候 它真 的 让

我 有 点 害怕 。 我 总 是 觉 得，一 旦 我 停留片刻 ， 说 出 我 的 真 心 感受 ，这一 切美好就会消失 的 无 影

无踪 ， 就象 Sam一 样 。 凭什么 我 能 得到 如此美好 的 感情？ 我 做 了 什么能配 的 上 这 份感情呢？ 要

是 他 知道 他 是我 有生 以 来 所 得到的最 美好 的 事 物 ， 也许 最 终 我 还 是 会失 去他 吧 。 我 不 知道 具体

怎 样以 及为 什么 ， 我 就 是 觉 得 我 会失 去他。 所以我 总 是 顾左右 而 言 它 ，从来没有 告诉 过 他 我 的

真 心 感受 ， 以 及 他 对 我 意味 着 什么 。 我 不 知道 他 是 否猜 到 过 ——也 许 那 些 我 死赖 在他 家 沙发上
消 磨 的 惊 人 数量 的时 间 多少 会说 明 些什么 。还有 我 在 联邦调查局大楼 里 上 班 的时 候 ，没有 哪 一

天 不 是 找 出 各种各 样 的 理由跑 上 几 层楼 去 看 他， 甚至 只 有 短短 一 刹 那 也好 。 我 想 这 些 举 动一 定

让 他暗 地 里 发 笑 了 ——尽管他自己从来也不会隔上几分 钟 就 把 头 探进 我 的 办公室 来。 我 总 是 觉

得不 大 安 心，可 是 为 什么 他从来不 象 我 这 样 需 要时时的 确认和保证 呢 ，不 过 话 说 回 来，他从来

也 不 会 动摇 或者离 开 ，从来不 会 因为 一时的 嫉妒猜疑 而 信口 开 河 ，从来 也 不 会 为 了 吸引 别人 的

注 意 力而 胡作 非 为 。他 是 个比 我 可 靠 的 多 的 家伙 ， 我 想 。   

他接 过 我 手 里的 包 ， 放 在 耳 边 轻轻 摇 了 摇， 淘气 的 冲 我 笑笑 。   

“我能猜到是什么 吗 ？ ”他好奇的 问 。   

“那可不 难 。 ”我也笑了。 “我只是想 让 你 回想 起我们 的 第 一个 晚上 。 ”  

“哦我的天那，你不是想 让 我 再 重 温 一 遍吧 ？ ”他哀叫着 叹 气 。   



“你想 让 我 忘掉 吗 ？ ”我板起 脸 ， 恶狠狠 的 用 手 指戳 着他的 肋 骨 ， 挠 他的 胳肢窝 直到他 哈哈 笑

的 喘 不 上 气 来， 倒 在 地 板 上 缩成 一 团 ，这 种 景 象 要 是 让 他的下 属 们看 到 真 是 死 都 不 敢相 信 的。

哈 ，直到一 年以 前 ， 我 自己也 是 那不 敢相 信 的一 员！ 我 爬 到他 身 上 ， 但 是 他 把 我 不 安 分 的 手 推

开 。   

“不是 现 在， Fox！ ”他气喘吁吁的警告我。   

“为 什么 不 ？ 你看上 去 棒极 了 ，而 且 我们 有 整整 一个 晚上 ， 单独 在一 起 。 ”我 调 皮 的 舔 着他的
鼻 子 尖儿 ，他 简 直 快 要 融化 了 ， 颤抖 的 发 出一 串低沉 ， 断续 的 吃吃 笑 声 。   

“不。 ”他 还 是 坚决 的 说 ， 努 力 挣扎 着 坐起 来， 我 仍 然 趴 在他的 大 腿 上 。 “我要先看看你的礼物
。 ”他 带 着 孩 子 般 天 真 快 活的 神 情 去 拆 开 包 装纸 。这 也 是 那 些 人 永远 也 想 不到的。 谁 能 想 象 他

能 带 着这 么 大 的 喜 悦 去 打 开 一个小小的 礼物 包 装 ？ 但 是 他的 确 喜 欢 礼物 ， 既 喜 欢接 受 ， 也 乐于

送 出。这个 整 天 板 着 脸孔 的 助 理局 长 竟 然 有着一 颗罗曼蒂克 的心。一 种 羞怯 的，可 爱 极 了 的 罗

曼蒂克 ——而且他是我的。   

“噢。 ”他惊喜的看着我，眼睛在 隐 型 眼 镜 后 面 清澈 而闪亮，有时 候 他 会 在 私 人 场合戴 这个。   

“Rod Stewart民 谣金 曲 。 ”当他打开 CD盒看到里面的内容 时 我 莞尔 一 笑 。   

“你 还 记 得。 ”他的声音里 软软 的 充满 感 动。   

“我当然 记 得。 是 啊 ， 尽管 我 当 时 醉 的一 塌糊涂 ，可 是我 还不 会 忘 了 这个。 ”  

“太棒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 去放 这个。 ”他 神秘 的微笑着， 伸手抓住 我 用力站 起 身 来。   

“啊 ，不是 用 CD机 吗 ？ ”我 疑惑 的 瞥 了他一眼， 这不 是显 而 易见 的 吗 。   

“不， 至少 ， 嗯 ，不 是 在这里。 跟 我 来。 ”他 消失 了一会 儿 ， 回 来的 时 候 带 着他的 随 身 CD机 。   

“Walter？我 们 去 哪 儿 啊 ？ ”他 急匆匆 的 把 我的 外套塞 给我 。 “我 还 以 为 我们 在这 儿 过 这个 晚上
…你不是 还 准 备了你 的 拿 手 菜 ？ ”今 天 晚 上 第 一 次 我 意 识到他 并 没有 摆 好 餐 具 ， 厨房 里 也 没有

飘 出 诱 人 的 香 气 。 Walter是一个了不起的 烹 饪 大 师 。一 年 来他 甚至 给我 的 瘦 骨头 架 子上 添 了 好

几 磅肉 。   

“我有 说过 吗 ？ ”他 淘 气的笑了起来。   

“啊 …那 倒 没有。我是 说 ，那个， 你 说 我们 会 单独 在一 起吃 饭 ， 我以 为 …”  

“永 远 不要 以 为 。 ”他 放 声 大 笑，打开前 门示 意 我 出去。   

这 是 一个 温 暖 的 仲夏夜 ， 我们开了 大 约 一个小时的 车 。 我 一直 盯 着 开 车 的他，没 完 没了的 用 尽

方 式 打 听 我 们 到底去 哪 里，最 后 他 终 于 转过 脸 来， 严厉 的 皱 着 眉 头 瞪 着 我 ： “够 了 ， Fox，我不
会告 诉 你 的， 你 休 想 从 我 这里 骗 出一个 字 来。 ”  

“那要是我 这 样 …”我 狡猾 的 把 一只 手放 到他的 胯下 ，他 黑 着 脸 啪 的一 声打掉 我 的 手 。   



“在我开 车 的时 候特别 禁止 你 靠 近 这里半 分！ 我 简 直可 以看 到明 天 的 报 纸 头 条： ‘FBI助理局 长

与 他的 情 人 因 性 事 死 于 车祸 。 ’”  

“扫兴 的 家伙 。 ”我 嘟 着 嘴巴 ，他 温 柔 的 碰碰 我 的 膝盖 。   

“等 会 儿 有的是 时 间 那， ”他 安慰 的笑笑， 这个 许 诺 使 我 的 脸 色 好 看了 一 点 。 我 真 希望 自己 不

要这 么 容 易 把 情 绪流露 在 脸 上 ， 保 持 一 点 自己 孤僻神秘 的气 质 ， 但 是我 就 是 控制 不 住 啊 。   

他 把 车 子 停 到 乡 间 俱 乐 部 外面， 我 忍 不 住 一 声 惊 笑 ， 喜 悦 又 不可 置 信 。   

“带 我 返 回 犯罪 现 场 ？ ”我 问 。   

“还 能 是 哪 儿 ？ ”他 跳下 车 去， 我 多 停留 了 一 刻 ， 欣赏 着他 颀 长 优 美 的 双 腿 ，还有他的 夹 克 紧

紧 包 裹 着的 身 躯 ， 随 着他的一 举 一动 你 甚至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 肌 肉 的 起 伏波 动。他 转身 询 问 的 望

着 我 。   

“怎么了？ ”他冲 俱 乐 部 的方 向挥 了 挥 手 ， 我 跟 在他 后 面 走 进 去。   

“这 真 叫 人 惊 讶 。 ”我 傻呼呼 的笑着， “楼 上的一 张 双 人 台 ？ 还 是 什么安 静 的没 人 的 地 方 ？ ”  

“不。 ”他 镇静 的 说 。 “根本 没猜 对 。这可 并 不 是 犯罪 现 场 ， 如 果 你 坚 持 这 样 叫 它 的 话 。 细节 ，

Mulder探 员 ， 请 注 意 细节 。 ”他 用 一 根手指 头 弹 着 我 的 脑 门 儿 ，可 我只 想 张 开 嘴巴 含 住 它 ， 贪

婪 的 吸 吮它 。 “身 为 FBI特工 我 们 永远 都 要注 意 细节 。 细节 至 关重 要。 ”  

“那么 …”我 乖乖 的 跟 着他 沿 着 走廊走下去 ， 某 个管 理者模 样 的 人 迎 出来， 我们 一 起 被 引 入 一

个 宽阔 的 大 厅 。 “天那 …”当 大 门 訇 然 而 开 ， 我 一时 无 法挪 动 脚步 ， 站 在 门 口 。 “我不 敢相信 …你
不是 …？ ”  

他微笑着 带 我 走 进 巨 大 的 装 饰富丽 的 大 厅 ， 踏 在 平 整 光 滑 的 木 质 舞池 地 板 上 ，一面 硕 大 的 玻璃

镜 镶 在 壁炉 上方，一 溜法式 长 窗敞 开 着， 通向阳台 ，一 只 弦 乐 队 正在 演奏 着 美 妙幽雅 的 乐 曲 。   

“所 有 这 些 …都 是我 们 的 ？ ”我 震 惊的 喃喃 问 道 。   

“所 有 这 些 …都 是 给你 的。 ”他微笑着看着我。   

“你 包 了 整 个 大 厅 ？ 但 是 …那一 定 贵 的要 命 ！ ”我 吃 惊的 大 叫。   

“Fox。 ”他 双手用力 的 按 着我的 肩 头 。 “你可真 得 好好 学学 什么是 浪 漫 。 钱 并 不 重 要，这 是我

们 的 周年纪念 。 ”  

他 伸手 从 边 上 的 花瓶 里 抽 出一 支红玫瑰 ， 把 它 别 在 我 的 钮扣 上 。   

“我 们 要在这里 吃 饭 吗 ？ ”我 环 顾 四 周 ，这 是 一个 巨 大 的 房 间 ， 只 有 我们两 个 坐 在那里，加 上

乐 队 ， 仍 然 非常滑 稽 。   

“准 确 的 说 ，不 是 。 ”他 又 神秘 的一笑。 “我 已 经说过 了 ， 细节 至 关重 要， 所以 …请 返 回 犯罪 现
场 。 ”  



他 拉 起我的 手 ， 领 着 我穿 过 敞 开 的 法式落 地 长 窗 ，来到 阳台 。 阳台 的 矮墙 是 厚实 的 石 头 ，从这

里可 以看 到 很 远 ，一 望 无 际 。 太 阳 正要 落 下， 夕阳 的 余晖映 照着 天 际 间 ， 红彤彤 的一 片 ， 微风

拂 过 ， 空 气温 暖 而 舒 适 ， 茉莉 的 芬芳 萦绕 着 我们 。   

“这里。 ”他 站 在我 身 后 ， 紧紧 的 拥抱 着 我 ， 我 可 以 感 到他 躯 体 的 热 量 ， 闻 到他的 气 息 ，他的

古龙水 淡淡的 味 道 ， 混 合 着 茉莉 的 馨 香 ， 令人 目眩 神迷 。 “犯罪 现 场 。 ”他 刮 的 干 净光 滑 的面 颊
紧紧 贴 着 我 的 脸 好 一 会 儿 ， 我 打 量 着这个 地 方。 已 经 布 置 好 的一 张 餐 桌 ，在 乐 队 视 线之 外， 摆

好 了两 份 餐 具 ，一 只 盛 着 香 槟 酒 的小 桶 放 在一边。有 好长 一 会 儿 我 激 动的 无 法 呼 吸 ， 过 了 片刻

才 感 到 非常 羞 愧 。   

“怎么了？ ”他 感 到我 呼 吸 的 急 速 起 伏 ， 泪水已 经 开 始刺痛 了我 的眼睛。   

“我。我不是 …你不 该 为 我 花 这 么 多 钱 ， 弄 的这 么 完 美 。 我 送 给你 的 只是 一 张平 淡 又 无 聊 的 破
唱 片 。 ”我几 乎哽咽 着 说 出来。 当 你 得到 如此美好如此 奇 妙 的 东西 ， 好象 是你 理 所 当然 应该 得

到的一 样 ，而 你 知道 并 不 是 这 样 的，这 种 感觉如此 痛苦 。 我 感 到要 是我 今 天 晚上 和 他一 起坐 在

这里， 奢侈 的 享 受 他 慷慨 的 给 予 我 的一 切 ，那 么 明 天 早 上 一 切就会消失无踪 ， 灰飞烟灭 。这 太

美好 了 ， 简 直不 象 是 真 实 的。一 定 有 人看 着 我们 ，一 定 有 人 会 发现我 不 配 得到， 然 后 一 定 会 从

我 身 上 夺 走 这一 切 。   

“别 傻 了 ！ ”他 把 我的 头 扭 过 去 对 着他。 “你 记 得这一 切 ， 我 也 记 得，这 是 最 重 要的。 ”  

他 走回 房 间 里面， 伴 随 着 均匀 的 步 伐 身 上 的 每 一 束 肌 肉 都 在 优 雅 的 流 动着， 我 爱 死 这 样 的他 了

。他 跟 乐 队 简单 的 说 了 几 句 ， 之 后 他 们 就 离 开了 房 间 ， 大 门 在他 们 身 后 关 上 。 现 在 只 有 我们两

个 了 。他 插 好 CD唱 机 ，然 后 回 到 阳台 ，来到我 身 边。 Rod Stewart低沉沙 哑 的 嗓音 开 始 在 大 厅

里 忧伤 的 回 旋 ： “I can tell by your eyes that you’ve probably been crying forever…”  

“想想看，我 们 居 然 用 这 么 一 支 悲伤 的 曲 子 作为 ‘我 们 ’的 歌 。 ”我 唉 声 叹 气 的摇着 头 。   

“我 们 可没的 选 啊 。 ”他 慧黠 的笑了笑。 “只是 凑巧 罢 了 。 ”  

“And the stars in the sky don’t mean nothing to you, they’re a mirror…”  

他没有 再 说什么 ， 什么也 不 必 说 ，他的眼睛 已 经说 出 了 一 切 。他 伸 出 手 ， 我 握 住 ， 然 后 他 把 我

用 力 抱 到 怀 里， 紧紧 的， 我 的 手 握 着他的， 我 的 脸 偎 在他的 肩 窝 里。   

“至少 这 次 你 不 用 把 我 扛 回 去 了 。 ”我 埋 在他的 夹 克 里 喃喃 低 语 。   

“至少 这 次 你 没有 喝 得 醉 醺醺 的。 ”他 吃吃 的笑起来， 拥 着 我 在 房 间 里 轻轻 摇 摆 。   

“If I stay here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, if I stay here won’t you listen, to my heart…”我 沉醉 的 闭 上 双
眼， 让 阵阵 茉莉 的 清 香 ， 混 合 着淡淡的 古龙水 ，还有这 悠扬 回 荡 的 歌 声 ， 带 我 回 到从 前 ...  

*****  

副 局 长 大 人 要 退 休 了 ， 为 了 感 谢 这 位老 人 为 FBI所 贡献 的一 切 ，他 们 操 办 了 一个 盛 大 的 欢送 宴
会 ， 每 个 人都 受 到 邀 请 ， 甚至 是 那 些 最 招 人 讨厌 的 家伙 ， 包 括 我 。 局 里的 高 层 要 员 全 部 大 驾 光

临 ， 穿 着他 们 昂 贵 的 晚礼 服 ， 打 着 领 结 ， 举 止 僵硬 ， 看上 去 就象 ...嘿 ，看上 去 就 象他 们 在 办公



桌 后 面 坐 的 太 久 ， 久 到 发了 霉 一 样 。 只 有 *他 *一个 人 看上 去 象是好好 运 用 过 FBI的 健 身 设 备 。
事 实 上 ，他 看上 去 简 直闪闪 发 光。 天 那， 我 心心 念念 渴 望 的 就 是 这个。 整 个 晚上我都 在 跟 我 的

同 僚 们 心不在 焉 的 打哈哈 ， 同 时眼睛不 眨 的 瞟 着 我 的 上 司 ， 唔 ， 是 前 上 司 ， 想 到 我 不 再 归 他 管

了 真让 我 心 痛 ， 我 从 路 过 的 侍 者 托盘 上 又 抓 起 一 杯 免费 的 美 酒 ， Scully也 拿 了一 杯 。   

“我 们 跳 舞 去 吧 。 ”我眼睛 发 直的 建议 道 。   

Scully厌 恶 的 闻 了 闻 我 的 酒 气 。 “Mulder，你 喝醉 了。 ”她 严 酷 的 说 。 “老 实 说 ，这 本 是 一个 让 你
拓展 人 脉 的 好 机 会 ，在 上 面 结交 几个 朋友 ，可 你 尽 在这里 胡 扯 。 难 道 你 对 自己 的 事 业 前 途 就 一

点 也 不 关 心 吗 ？ ”  

“什么他 妈 的 事 业 ？做 Kersh那个 混蛋 的 小 跟 班 吗 ？ 不 了 ， 多 谢 。 ”我 做 了个 鬼 脸 ， 冲 她 胡 乱 摆
了 摆 手 。   

“Mulder！ ”她 气 呼呼 的 拐 了我一 肘 ，一 脚 跺 在 我 的 脚 趾 头上 。   

“留 神 吧 你，不然有的是 罪 让 你 受 。 ”她咬牙切 齿 的 悄 声 警 告 我 ， 然 后 昂首挺胸 往 休 息 室 走 去

。   

“Scully！ ”我在 她背后 哀声 呼 唤 。 “Scully，我的 亲亲 小 Scully！ ”她 恶狠狠 的 瞪 了我 一眼， 意 思

是 要 是我 还 想 活着 离 开 这 栋 房 子 就 要 留 神了 ， 然 后 昂 然消失 在一 扇 门 后 。另一个 侍 者 走过 ， 于

是我 又 抢 了 一 杯 免费 的 美 酒 。在一个 晚上 的 寒暄假 笑 之 后 ， 绝 大 部 分 高 层 要 员 都 离 开了 。 只 有

我 们 这 些 下 级 小 杂鱼 们 留 下来， 三五 成 群 的一 杯 又 一 杯 的 执 着的 喝 着不要 钱 的 美 酒 ， 我们 大家

都 很 少 有 机 会 穿 着正 式 ，来这 种 昂 贵 高 级 的 地 方 消 遣 而不 用 自己掏 一个 子 儿 。   

我 醉 态 可 掬 的到处 搭讪 ， 拼 命 试图 让自己 插 到 某 个 谈 话 里面去， 但 是人们 比 平 常 还不 爱 搭 理 我

。 我 怎 么也 想 不出来 为 什么 。 我 觉 得 自己 现 在 说 起 话 来 口 若悬 河 ， 聪 明 伶俐 ， 诙谐 风 趣 ， 简 直

可 爱 到 家 了 ，可 是 他 们 一个个 听 我 说 话 的时 候 脸 上都 露 出 微微 的 厌 恶 和 茫 然 ， 好象觉 得 我 说 的

全 是 废 话和胡 扯 。 乐 队 已 经停 止 了 演奏 ， 但 是人们 仍 然 不 肯 离 开 。这 就象 是 在 某 个 婚 礼上 ， 新

郎 和 新娘 花 了 一 大 笔 钱 雇 来一个 体 面 又 稳 重 的 乐 队 ，可 人们只 想 跺 着 脚 跳 上 一 段 70年代奔 放 热

辣 的 迪斯科 。 简 直 是 荒唐 到 家 了 。有 人 不 知 从 哪 里 摸 来一个 微 型 CD唱 机 ， 于 是有一 些人就争

先 恐后 的从自己 汽 车 里 拿 来不 少 CD堆 在一起， 还没 等 大家 明 白 过 来， 舞池 的 地 板 上已 经 塞 满

了 洋洋 得 意 的 FBI特工 们 。   

“舞蹈皇后 啊 ，看那个 女孩 。 ”我在 房 间 里 踉跄 的到处 溜达 ，不时 撞 到 人 或者 摆 设 上 。   

“我看你 去跳 这 只 舞 可不 是 什么好 主 意 。 ”有 人 在我 耳 边 鄙夷 的 私 语 。 我 抬 头 一 看是 Tom 
Colton。 两 个他，不，是 三 个！   

“为 什么 不 ？ ”我 斜 眼 睨 着他， 摇摇 晃晃跌 过 去， 撞 的他 酒 洒 了 一 地 。   

“那不是 明 摆 着的 吗 ， ”他 冷 笑里的 敌 意 ， 甚至 穿 透 了我 昏 沉 的 神 智 ， 让 我 深 感 忧 郁 。 满 怀伤

心的， 我 蹒跚 的 退 到 阳台 上 ， 跌 坐 在一 丛 天 竺葵 的 旁 边。  


